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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
辩证意蕴

———基于生态政治哲学的分析视角

方世南

［摘 要］ 从生态政治哲学的分析视角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基于全人类面临共同的生态

安全与生命安全交织重叠这个重大问题又必须依赖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有着强烈问题意识和问题导

向的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将人类命运特别是作为影响人类命运的最为基础性的人类生命安

全问题始终置于生态环境之中予以谋划的理念，体现了从全人类整体安全出发思考的一种以认识论、

实践论和价值论有机统一而呈现出来的大生态安全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充分展现了生态安全

与人类生命安全辩证统一的重大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安全与人类生命安全是“同一

个安全”即系统整体安全中的两个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有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和相互作

用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 生态政治哲学; 生态安全; 生命安全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

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①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展示的基于全人

类共同利益的一个重大价值诉求，也是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大维度描述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价值目标和美好愿景的一个重大价值共识。从生态政治哲学的分析视角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是基于全人类面临共同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交织重叠这个重大问题又必须依赖共同努力才能解决

问题的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了“类危机”“类挑战”“类健康”“类安全”“类生存”“类发

展”等这些关系全人类普适性的重大共同命运问题，突出了“类主体”“类意识”“类价值”“类合作”

“类担当”“类行动”等这些实现全人类整体性利益的共同体责任担当和共同价值诉求问题。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是将人类命运特别是作为影响人类命运的最为基础性的人类生命安全问题始终置于

生态环境之中予以战略谋划的理念，体现了从全人类整体生命安全出发思考的一种以认识论、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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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价值论有机统一而呈现出来的高超而深远的大生态安全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充分展现

了生态安全与人类生命安全辩证统一的重大价值，表现为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同构的整体性一体化

安全。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安全与人类生命安全是“同一个安全”即系统整体安全中的两个

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有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生态安全与生命

安全体现出来的整体性一体化安全是基于当今时代生态危机与生命危机交织并存发生的整体性一

体化危机，而将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紧密结合起来谋划的一种整体性复合安全。生态政治哲学是将

自然生态、生态安全以及人类生命、生命安全等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分析研究的应对生态危机和生命

危机这个双重危机的重大认识工具，为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社会关系并构

建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紧密结合且有机联动的整体性一体化安全提供了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价值

论。“计利当计天下利”，充分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安全与人类生命安全辩证统一关系

的丰富内容，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运用生态政治哲学去协调生态安全与人类生命安全辩证关

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安全与人类生命安全的整体安全观、互动

价值观和协同发展观，对于从生态政治哲学的高度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识和践行生态安全与人

类生命安全的辩证意蕴，促进世界各国以强烈的政治责任坚持生态优先和生命至上以及安全第一的

辩证统一关系，风雨同舟，同心协力，应对全球生态危机和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建设持久和平、普

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造福于全人类以及促进人类世世代代永续发展，具有

十分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从生态政治哲学认识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紧密结合的整体安全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客观世界普遍联系与辩证发展的理论、关于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多种复杂

关系联结而形成的发展变化着的有机体理论、以及作为人类历史活动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受动性

辩证统一的理论，都深刻说明了生态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社会管理活动的

息息相关性，揭示了生态安全是人类生命安全、社会安全的重要基石。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开辟了世界市场和促进了全球范围交往，推动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理论，关于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理论，以及关于自然解放、社会解放和全人类解放

相互作用、有机结合的理论，都有着丰富而深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

安全与生命安全紧密结合具有内在同构关系的思想。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人们从多种多样的视

角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客观事实，如从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全球化、科技全球化、文化

全球化、社会治理全球化等角度解读，这是应该的，但仍然是不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客观

现实问题，还是一个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立场，从生态政治哲学角度予以深入解读的重

大认识论、实践论和价值论问题，是事关自然界生态安全和人类生命安全紧密关联和相互作用的

整体性安全问题。

生态政治哲学是将生态问题纳入哲学、政治学领域考察形成生态政治学、生态哲学，并进一步从

生态政治学与生态哲学紧密联姻的高度说明生态问题本质和根源的新兴交叉性、复合性和综合性学

科，也是对生态问题从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的高度予以整体性研究的学科。生态政治哲学以其跨

学科的宏大知识背景和知识集成，对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相互关系阐述的深刻性、抽象性和严密性

的基本特征，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蕴涵的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的内在辩证关系有着全面而透彻的说

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超越国家、民族、种族以及充分反映事关人类生死存亡这些重大共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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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和共同价值的概念中，“人类”是主体，处于人类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地位，具有主体性功能。与人

类这个历史活动的主体相对应，形成了“类主体”“类意识”“类行动”等概念和客观事实。“人类命

运”是主题词和关键词，人类命运是个体命运和人类整体命运的统一，人类命运是与一定社会和特定

时代的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状态息息相关的。与人类命运相对应，形成了“类政治”“类安

全”“类经济”“类文化”“类生态”等概念和客观事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主旨和集合词，表达了人

类有着共同而普适性需要，因而，不管什么样的民族和种族，无论国别、性别、年龄、身份、地位等方面

的差异，人类多样性的利益都具有相关性、交互性和共同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对应，形成了“类

利益”“类价值”“类责任”“类行动”“类合作”等概念和客观事实。

在生态政治哲学语境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反映的“类安全”，是一个将生态安全与人类生

命安全作为“同一个安全”看待的整体性大安全理念和体系，在这个大安全理念和体系中，生态安全

和人类生命安全具有内在辩证统一关系。生态安全和人类生命安全的内在辩证关系就是一种相互

依存、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双向互动、双向构建的关系。其基础在于人类对自然界的依赖性以及

自然界与人类有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关系。自然界是人类生命之源和生存之本，人类

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都以自然界的存在和发展作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先决条件，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以及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程度都与自然界息息相关。马克思说: “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

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

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①恩格斯也指出了人类对自然界具有的

从属性和依赖性关系，指出:“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

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

之中的。”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反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蕴涵着生态环

境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紧密关联性以及生态安全决定人类生命安全的深刻哲理，充分说明了自然界

与人类生命之间的内在一致性。

在人类思想史上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不是就生态安全问题单一地谈论，而是将生态安

全与人类安全紧密地结合起来考察并提出系统安全或“生态———人类同一个安全”理念的思想家

也有很多，他们许多超前和睿智的见解，可称为是从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一体化联动高度警示人

们注重新的复杂安全现象的最早哨声。如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的沉思》，是一部关于人类

和土地的生态安全及其生态道德观的不朽作品，提出了土地———土壤、水、植物和动物，包括人类

都是一个由相互依赖的各个部分组成的生态和生命的共同体思想; 威廉·福格特的《生存之路》

从人类与生态环境协同安全角度向人类提出了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好人类生命安全与生态环境

安全的内在关系，不仅会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而且人类文明也将遭到彻底性毁灭的警告; 巴里·

康芒纳在《封闭的循环》一书中，以美国的环境问题为研究对象，对现代技术所造成的生态环境危

机予以激烈抨击，认为美国战后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并不是经济增长，而是现代技术。那些只是

从单一的追求生产效率的角度，或从单一的消费使用的目的出发而发明出来的技术，从根本忽略

了其赖以发展的生态系统这个重要自然基础，从而破坏了不断循环运动的生命圈。要克服生态危

机和生命危机，首先要克服这种技术上的缺陷，为此，需要推进生态学研究和采取有效而自觉的

“社会行动”，重建自然生态系统以确保生态安全和人类生命安全; 被誉为世界环境保护运动先驱

的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1962 年在美国出版《寂静的春天》一书，书名以及扉页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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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萎了湖上的蒲草，消匿了鸟儿的歌声”的题词，凸显了生态不安全必然引发人类生命不安全这

个事关人类共同命运的重大问题，书中对农药危害生态环境与影响人类生命安全、身体健康的深

刻分析，激发人们深刻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与动物、植物的关系，人类与赖以生存的土地、

河流的关系，努力保持人与自然协调和谐，以达到自然生态系统的优化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可持续

性，也正因此，这本书被公认为开启世界环境运动的奠基之作，也是以大安全理念揭示生态安全与

人类生命安全内在同构关系的奠基之作。

随着全球生态危机越演越烈，以往局限于研究生态系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问题，

不断超越生态环境学科的边际界限而演化成为一个涉及生态环境安全、健康安全、政治安全、经济

安全、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等的系统性综合性的公共安全问题，引起了有识之士和国际社会的广

泛关注。1977 年，时任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和环境专家的莱斯特·Ｒ·布朗在其《建设一个

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中，提出了必须按照客观情况的不断变化来重新定义国家安全的看法，主

张将生态安全纳入国家安全范畴，以新的国家安全建设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社

会。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使用了“生态环境安全”这一

用语。1989 年，时任世界资源研究所副所长的杰西卡·马修斯在她《重新定义安全》一文中提出，

必须改变传统的国家安全观，重新扩展国家安全定义。鉴于生态环境与国家安全利益存在着紧密

关联的因果联系，自然资源、环境和人口问题等都会对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因

此，必须将资源、环境和人口纳入国家安全范围。《重新定义安全》实质上深刻阐述了生态安全和

人的生命安全的关联性。1992 年 1 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文件指出: “经济、社会、人道主义和生态

领域中一些非军事性的不稳定因素构成了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①这一重要观点拓展了传统安

全观的内容。1994 年，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在《人类发展年度报告》中提出了人类安全的概念，提出

涉及人类安全的主要有七个方面，包括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共同

体安全和政治安全。② 这七个方面的安全就是在它们的交互影响中直接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生

存和发展的整体性安全体系中的重大安全问题。从系统安全的高度揭示了各个部门安全之间的

内在联系，从七个不同维度说明了人类安全的有机性和整体性。我国由国务院 2000 年 12 月公布

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首次在国家正式规范性文件中使用生态环境安全这个概念，提出了

“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目标。2004 年 12 月 29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三次会议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条规定: “为了防治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保障人体健康，维护生态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第一次将

维护生态安全作为立法宗旨写进了我国法律，从此，生态安全作为一个重要的法律概念在我国得

到确立并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党的十九大报告不仅强调了生态安全的概念，而且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提出了全球生

态安全问题。与此同时，提出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将人民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

地位。要通过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推进公共卫生健康事业，走向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从而确保生

态安全与生命安全同步一体地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一，从关系人民福祉和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根本大计以及建

设地球美好家园的高度强调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体现了“自然历史与社会历史

的相互制约及其内蕴的人化自然与自在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下每个国家或民族走向人与自然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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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特性”①，目的是“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②。阐明了生态安

全与人类生命安全双向互动、双向构建的内在辩证统一关系，充分体现了从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所

构成的整体安全高度为人民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和为人类谋大同的一种整体性安全理念和推进整

体性发展的战略谋划。

二、从生态政治哲学把握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双向互馈的互动价值观

从生态政治哲学视角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安全、生命安全，都是人类最为重要、最充满普遍

适用性的概念，也是最具有鲜明价值色彩的概念、客观事实和价值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涵

的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的辩证关系建立在价值论基础上，是基于生态价值与生命价值以及两者内在

互动关系的一种深层宏观的战略思考，体现为生态价值与生命价值两者的辩证互动关系。概而言

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种关于生态价值与生命价值双向作用、双向构建的辩证互动价值观。

在马克思看来，价值并不是物本身，而是隐藏在物背后的一种特定的关系。“从哲学层面上看，

价值是反映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主体的人与客体的事物之间所具有的一种对象性和双向生成性、互益

性关系之契合程度的一个范畴，价值体现出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主体与客体的事物在对象性关系之中

具有的一定的功能和意义。”③生态政治哲学是对自然界生态价值与人类生命价值予以深刻追问的学

问，在生态政治哲学视野内，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都有着明确的价值关系，都是探究和表达价值诉

求、价值目标、价值维护、价值保值增值等有关这些重大价值问题的学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涵

的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的辩证关系以及其良性互动的成果，最终要落实到生态价值与人类生命价值

在相互作用中的双向保值增值上，最终要通过人民所得到的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体

现出来。

生态政治哲学视野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注重的是人类之“命”，亦即人类生命以及生命之

价值，人类生命之“命”是人类发展之“运”的重要前提条件和基础，因此，人类生命以及生命安全在

人类生存和发展中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可以被称为作为“始基”的价值之源。无论是单个的人，还

是作为集合体、共同体的人类，生命都只有一次，并且都只有唯一的一次。人一旦失去了生命，在现

代条件下不可能再死而复活。人如果没有了生命，其任何金钱财富、名誉地位都无法体现出应有的

价值，也不可能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促进生态优化。因此，不管在任何时候，以民为本，生命至上，

健康第一，安全首要的准则，都是作为个体的人以及作为群体的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准则，也是

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执政党的价值诉求和价值使命，是必须始终要坚守的一条基本底线。体现

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创造活力的身体健康是人世间最宝贵和最值得珍视的东西。人类的一切历史

活动以及历史创造，都要建立在从事历史活动主体的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基础上。代表着人

民根本利益的执政党提出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这决非是一

句空洞无用的政治说教，而具有以实现人民各方面权益来体现的客观实在的具体内容，其最为基础

的也是所要维护的最为根本的权益就是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安全权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财

产权、自由权、环境权、文化权、教育权等基本权利。人和人类的生命权、健康权、安全权是人权中最

为基础和最为根本的权利，有了这些权利，人类才能从事自由自觉的历史创造活动，也才能更好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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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能动性去自觉地呵护好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促进人类社会在人与自然和解、人与社

会和解中不断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

的条件的论述，是以人的生命存在、对生命价值的重视和促进生命的自由发展为必要前提条件的。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人归结为类的存在物，人作为类的存在物体现了生命活动

的性质和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马克思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

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①执政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将其切实

落到实处，就是要在一切工作中都坚持以民为本，尊重生命和呵护生命，确保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

为此，就要围绕人民这个社会实践活动主体和一切工作的中心，牢固树立以民为本、生命至

上、健康第一、安全首要的理念，大力构建有助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确保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的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的整体性安全保障型社会，以促进人民在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得到充分

保障的条件下从事自由自觉的历史创造活动，从而使生命成为能够创造价值、实现价值和享受价

值的有尊严、有创造活力、有永续传承能力的生命，这也是有助于人民生命能够在自由、安全、发

展、永续传承中实现价值的根本举措。法国思想家阿尔贝托·施韦泽将是否注重生命发展和生命

价值既当作衡量善恶的标准，也当作能否实现最高价值的标准，他指出: “善是保存生命、促进生

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②对于社会

价值观而言，只有始终坚持以民为本、善待生命、扬善弃恶、明辨是非，并将此作为全社会崇尚的文化

价值观，才能真正体现出走向人间正道的灿烂文明。充分肯定生命安全和生命价值的价值观是生态

政治哲学视野内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涵的重大价值诉求、价值准则和价值目标，是引导人类在敬

畏生命、保卫生命、发展生命中携手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

的强大精神动力。

由于人的生命以及生命安全都是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形成和发展的，因此，人的生命以及生命

安全的价值也是在生态安全中形成和发展的，生态安全决定生命安全，生命安全又促进生态安全，生

态安全和生命安全构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整体性安全体系。人类与生态

系统的关系作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不是绝对的，而只具有相对性。人类本身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并不是造物主创造的最强的一个生物物种，从很多方面来看，人类生命或者

人类能力其实都是很脆弱、很微小的，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小小病毒弄得不好就会使整个人类社会

的生产、生活陷入停摆状态，使得再先进、再高明的技术无法发挥作用，也可能导致人类社会走向毁

灭，这已经不再是危言耸听，而是活生生摆在全人类面前的客观现实。从生态政治哲学的高度来看，

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延伸到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共同体构建上，人类只有充分地尊重自然、敬畏自然、

善待自然以及尊重生命、敬畏生命、善待生命，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推动自己不断地由弱者转化为

强者。因此，人的生命以及生命安全必须建立在尊重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生命形式的价值和延续性的

基础上，必须尊重和善待使人的生命和生命安全获得发展的生态环境，要努力维护生态环境的稳定

性、完整性和多样性，从以人类为中心改变为尊重自然界的各类生命，在人和生态之间建立起协调平

衡关系和亲密伙伴关系，在生命安全和生态安全的双向互动中促进人的价值和生态价值一体化地增

值保值。美国著名的环境保护学者约瑟夫·布鲁查克阐述了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之间的互动价值，

他指出:“如果我们把地球看作是一张维系我们生命的网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张网已经弱不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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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地球病了。但是，假如我们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即从生存着的地球自身的角度来看的话，生病的

并不是这个星球，而是人类自身，这样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场病将会要了我们的命，而

不是地球的命。”①生态危机是生态不安全的突出表现，是人与自然协调和谐共生共荣状态的破坏。

生态危机危害的不光是自然界，最根本的还是人类，使人类无法与自然界在协调平衡中得到共同发

展，也使人类无法从自然界获得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因此，生态危机表现出人类严重的

生存危机和生命危机。生态危机呼唤着生态文明，这种生态文明就是以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一体化

价值实现为内容的现代文明。人类以实际行动通过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来克服生态危机，就是通过自

我救赎来克服自身面临的严峻生存危机和生命危机。

三、从生态政治哲学推进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系统整合的协同发展观

从生态政治哲学高度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涵的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的辩证关系，就是要

将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作为“同一个安全”即系统整体安全促进两者协同发展。

坚持生态政治哲学视野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涵的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作为“同一个安

全”即系统整体安全观，就是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涵的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之间的理念协同。

理念总是充当行动的先导和指导，只有理念正确了，才能保证行动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对作为与生

态环境发生对象性关系的人类来说，生态安全影响人类生命安全，健康的生态环境决定人类健康的

生命和身体。如果生态不健康，不可能有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习近平指出:“良好的生态环

境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基础。……环境问题影响甚至严重影响群众健康。老百姓长期呼吸污浊的

空气、吃带有污染物的农产品、喝不干净的水，怎么会有健康的体魄?”②“绿水青山不仅是金山银山，

也是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保障。”③良好的生态环境即绿水青山是生态健康的象征，其丰富的自然价

值和审美价值都有利于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由此可见，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紧密结合在一起，构

成直接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同一个安全”，即人类的系统整体性安全。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由生

态安全与生命安全这个整体性安全所决定的共同体。需要世界各国站在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价

值立场上，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同一个健康和同一个安全原则，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对全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由生态安全与生

命安全构成直接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同一个安全”原则，是与世界卫生组织站在全球角度提出的

“同一个健康”原则相一致的。“同一个健康”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一个用来从总体性高度谋划和

实施规划、政策、立法和研究活动的方针，其目的是促进多个部门借此进行交流并携手合作，从而实

现更好的公共卫生结果。④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并迅速肆虐全世界，其传播速度之快、感染

范围之广、防控难度之大，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影响之深，实属罕见。病毒无国界，其扩散和传播无

需护照和签证，疫情是全球公共卫生事件，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在巨大灾难面前独善其身。在美国

学者麦克尔·哈特和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奈格里合著的《帝国: 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

“民族国家的边界正一天天被越来越多的各种交流渗过，再没有什么可以带回殖民地界限这面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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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之盾了。全球化的时代也就是全球传染的时代。”①因此，要预防全球性疾病和病毒全球性传播，

必须摒弃“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狭隘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大

力倡导和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生态政治哲学视野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涵的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是依靠协同的制度设

计和制度创新来维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只有通过科学的生态安全制度和生命安全制度的有效

协同，才能充分发挥在实践活动中的指导作用。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问题从表面上看，好像只是自

然界发生的各种变异现象，或者可以看作是单凭技术就能解决的问题，似乎主要涉及经济问题，或者

是管理问题，但是，从生态政治哲学的角度看，生态安全问题和生命安全问题，都是涉及到特定的生

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重大社会问题、重大民生问题和重大政治问题，是与坚持什么样的制度、选择什

么样的制度密切关联的。马克思针对资本对生态的压榨和对生命的漠视导致的自然异化、劳动异

化、人的异化、生命异化等现象，尖锐地指出:“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

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

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

争辩的事实。”②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同，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民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坚持生态优先的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制度协同提供了坚实的

经济基础。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制度建设最根本的是依靠法治，法治是推进生态安全制度和生命安

全制度协同建设的锐利武器和根本规范。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协同制度建设是一个制度系统全面

建设的伟大工程，需要通过针对在生态安全制度和生命安全制度以及两者制度协同上存在的突出问

题，本着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

制度协同体系，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协同监管体系、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协同法

律体系、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协同应急救援体系和预警机制，还要建立起有效应对生态危机突发事

件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信息协同共享机制、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趋势的预测机制以及保障生态安

全和生态安全的组织机制等等。“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严格

执行，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的制度设计再多、再全面，如果没有对于这些制度不折不扣的严格执行为

保障，制度就会形同虚设，最多只能成为中看不中用的摆设。只有全社会增强对于生态安全和生命

安全制度协同的执行力，制度才能够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约束力。

为此，要加强对于制度执行力建设和监督管理，将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协同问题纳入各级领导

干部的政绩考核体系，以科学的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责任追究制度，以严厉的问责制，高悬起生态安

全和生命安全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重视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成为领导干部的头等大事。与此同

时，要辅以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的文化建设。制度并不是万能的，文化是制度之母。加强生态安全

与生命安全文化建设是加快构建安全保障型社会的重大价值导向、强大精神支柱和根本思想指导，

是锻铸安全保障型社会的无形而强大的软实力。设计出好的制度固然十分重要，但是缺乏精神文化

相呼应的制度是难以发挥其规范作用的。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文化建设说到底是人自身的建设，是

培育人的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意识进而以此指导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实践的重要建设工程，生态安

全和生命安全文化建设直接关联到一个社会国民的安全意识、安全素质以及安全行为。美国健康安

全委员会核设施安全咨询委员会将安全文化定义为:“一个单位的安全文化是个人和集体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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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能力和行为方式的综合产物，决定健康安全管理上的承诺、工作作风和精通程度。”①生态安全

和生命安全文化建立在生态安全价值、生命安全价值和人的价值兼顾基础上。加强生态与生命安全

文化建设就是要用生态与生命安全文化价值观、方法培养和提高人们的安全素质，用生态和生态安

全文化的力量影响人们的安全观念、安全意识和安全行为，使生态与生命安全文化成为全社会的主

流文化，形成人人注重生态与生命安全的文化氛围和行为习惯。

生态政治哲学视野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涵的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的协同发展是通过能力来

体现和推动的。在以能力为本位的当代社会，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能力建设是提高个人和群体的人类

命运共同体意识以及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能力建设有助于

推动全人类提高整体安全智慧，增强抗击各类生态风险和生命风险的整体性安全韧性。随着社会经济、

政治、文化等的紧密关联性以及科技狂飙突进般的发展，人类在预防和应对各种生态灾害和公共卫生突

发事件过程中，越来越期望即使在极端危机条件下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系统、社会系统和精神文化系统

能够以顽强抵抗力有效应对而免于崩溃，并且能够在不依赖或少依赖外部救援的情况下以柔克刚而快

速从容地走出灾害危机，尽快恢复日常生活常态，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及社会功能正常运行。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的整体性韧性概念，作为表现能力的

一个重大概念已得到国际社会广泛使用，并付诸于实践活动。整体性安全韧性在整个生态安全和生命

安全的整体性安全系统中处于最顶端的位置，是最高级别的安全。

进入二十一世纪，建设安全韧性城市、安全韧性社区、安全韧性国家的实践能力活动已经广泛流

行。美国在 2010 年《国家安全战略》和 2014 年《国土安全报告》中都提出要大力增强国家安全韧性，

特别强调要大力建设安全韧性的国家，使整个国家在应对诸如生态灾难以及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具

有预防、保护、响应和恢复能力。我国雄安新区规划将安全韧性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呼唤着建设整体性安全韧性的人类社会。加强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整体性安全韧性建设，从

生态政治哲学来看，是一项将系统论、生态政治学、生态哲学、信息智能技术、环境科学、工程管理、地

理学、生命科学、文化学等诸多学科纳入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的大系统，以便于全面地提高生态与生

命“同一个健康”和“同一个安全”的知识化、信息化、智能化和可控化的能力建设。生态安全与生命

安全“同一个健康”和“同一个安全”整体性安全韧性建设，涉及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风险监控管理

信息系统建设、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质量监测和反馈信息

系统建设、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应急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等多方面的建设任务和建设内容。增强生态

安全与生命安全整体性安全韧性也是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态势下国家和公民个人在突发逆变环境

中的反应、承受、适应和迅速恢复的一种能力建设，使国家和国民在生态灾难和生命灾难面前具有坚

不可摧的韧性和弹性，如具有冷静而正确地辨识和防控诸如生态灾难、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风险的理

性思维，具有稳健地应对自然灾难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比较成熟的心理文化素质，具有强有力地

抵御生态灾难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具有高超的对生态灾难和公共卫生突发

事件的应对和处置能力，具有有效地防范生态灾难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预警能力，具有有效地处

置生态灾难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灾后重建能力，等等。整体性安全韧性能力建设的结果，就是要以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导个体的“我”走向作为共同体的“我们”，从单个的“人”走向作为共同体的

“人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性力量凝心聚力，同舟共济，共克时艰，赢得最终胜利。

( 责任编辑:蒋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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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ialectical Meaning of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Life Security

in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political Philosophy

FANG Shinan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political philosophy，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based on the fact that mankind is confronted with the major common issues con-
cerning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life safety，which must be solved by joint human efforts． Character-
ized by a strong problem awareness and problem-orientedness，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also a concept of strategic planning that places human destiny，especially the
most fundamental issue of life safety that affects human destiny，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is is
a great wisdom of ecological security achieved by the unification of epistemology，practice theory and
value theory and fully demonstrates the great value of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human life safety．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human life security under the vision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re“the same security”，that is，two closely connected and inseparable
components of the overall security system，and have a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of interdependence，
mutual influence and interaction．
Keywords: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co-political philosophy; ecological security; life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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